馨香的見證----已過二十世紀以來，千千萬萬寶貴的性命、心愛的奇珍、崇高的地位以及燦爛的前途，都曾『枉費』在主身上，祂是全然可愛，配得他們獻上一切。他們澆在主身上的，不是枉費，乃是馨香的見證。
　　水圳將赴海外開展，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之勢了。我除了忙學校要趕的論文，要教的課，要改的作業之外，為了配合弟兄，也為房子、車子、孩子的事忙得不可開交。

　　然而，非洲迦納對我而言，畢竟還是那麼陌生。去年底在迦納殉道的傅仲光弟兄的姊妹傅黃寶輝，聽說已回台南，想找她詢問迦納方面的情形，問問她過來人的經歷，卻又於心不忍，深怕讓她再提傷心事。可是眼看水圳就要動身了，即使問到曾到迦納召會訪問的弟兄姊妹，他們所知的還是有限。於是試著連絡曾在迦納開展四年的寶輝姊妹。沒想到她很樂意與我交通，約見面地點時，她竟然說她認得我。原來八、九年前，我曾帶大葉的學生到成大訪問相調，那時，她還住成大姊妹之家呢！好年輕！

　　見到寶輝姊妹時，她笑得很甜美，帶著一個快滿三歲的小男孩。所幸我有預備，帶著小汽車玩具和棒棒糖，小朋友傅星亮很快就跟我打成一片了。我們坐下來交通，一交通就將近五個小時，聽她娓娓道來，似乎同遊了一趟迦納，也聞到了香膏的芬芳。

　　一開始，她就坦承對海外開展起初是沒負擔的，只因她弟兄執意要去，她只好跟著去。這一說，把我的心就說開了，我不也如此。要開展，我每學期接觸的學生都開展不完了，還需要去非洲跟黑人比手劃腳嗎？還不就是一個做妻子的立場，扶持自己的丈夫罷了！

　　聽寶輝姊妹講了那裏的情形，纔知道迦納比我想像的還要落後，那裏的人又窮又髒又懶，又沒文化，實在要很有心理準備，求主先用愛充滿我們。她剛到那裏時，禱告聚會就坐在一個全身黑得不得了的姊妹身旁，她真是難以開口禱告，只能坐在那裏頻頻從深處說阿們。

　　那裏熱得不得了，她有四年沒穿長袖的衣服了，晚上若沒開冷氣，不容易入睡，蚊子也是奇多無比，她建議我們多帶幾頂特製的大型蚊帳去，而且去那裏的弟兄姊妹每個人，不論大人小孩都得過瘧疾。她說，這是免不了的。(哦！瘧疾，這是甚麼病症，聽得我直打哆嗦！)我去那裏能作甚麼？總不能像坐監牢一樣吧？或許可以作兒童排。她很阿們，但預告說，那裏的小朋友可都是滿臉鼻涕、泥巴的喲！再說到水電，總要心裏預知常因電力不穩定而燒壞電器，有時也會停水。(我是不是該問問長輩，台灣三、四十年代的生活方式呀！)

　　迦納的交通狀況很亂嗎？傅弟兄怎麼會出車禍呢？原來傅弟兄常為推廣書報或看望聖徒，往返於迦納和奈及利亞，而且一趟就去一兩週。傅弟兄就是在奈及利亞返回迦納的國道高速公路上，被主接去的。原來有一輛大車，為了閃高速公路路上一個大坑洞，(高速公路上竟然有大坑？這個國家真的是太窮了！)急駛中閃向傅弟兄開的車，傅弟兄為了躲避突然撞過來的大車，高速中趕緊再閃到路邊，結果閃坑洞的大車若無其事的揚長而去，傅弟兄卻因翻車被彈出車外，同車的兩位弟兄也受傷不輕。幸而傅弟兄車後跟著的是一位奈及利亞軍官開的車，迅速將三位弟兄送醫急救，但傅弟兄傷勢太重，轉院時即告不治。寶輝姊妹沒見到傅弟兄最後一面，有許多預備要告訴弟兄的事也來不及說。

　　在迦納的安息聚會中，同車受傷的弟兄沉痛的作見證，說傅弟兄是代替多人死的，因為大車撞過來時，若不是傅弟兄迅速地將車頭轉向，恐怕死傷更多。迦納弟兄姊妹因傅弟兄的殉道深受感動，原本不冷不熱的光景，因此有了復興的繁茂。余潔麟弟兄對寶輝姊妹說：『我們以為福音是活的人用言語傳講，其實，福音有時也用「死」來傳。』傅弟兄對迦納很有負擔，對非洲的弟兄姊妹更是滿了負擔的愛，如今他用「死」繼續向非洲的弟兄姊妹分賜基督，他們也深受他「死」的激勵，真是求仁得仁，得其所哉！

　　寶輝姊妹早就得知我們這個家即將前往迦納了，原來到目前為此，在非洲開展的三個家，都是從台南召會出去的，所以在台南傅弟兄追思聚會中，弟兄們都慷慨宣告：雖然傅弟兄被主接去了，但台南還要繼續派人出去，前往非洲開展！所以水圳報非洲迦納開展一事，台南弟兄們都知道！原來全台南召會，對海外開展的情形都很關心，對非洲的開展更有負擔。

　　傅弟兄走半年了，留下孤兒寡母，怎麼安排呢？在寶輝的陳述中，兩個女人淚光對照。她一直感謝主的眷憐，我則受感於屬天榮美的圖畫。前不久華航班機失事，罹難者至少都有一、兩千萬的賠償金；傅弟兄為主殉道，除了有榮耀的冠冕，還有迦納召會的復興、全球聖徒的記念，和召會對他姊妹、小孩無微不至的照顧。寶輝姊妹說，她原想不要累著召會，想獨立工作扶養孩子，但弟兄們人性顧惜的考量，希望她繼續服事，事務全時間作文字工作（她是中文系畢業的），她說，真的是這個服事托著她，讓她常接觸主的話，常得供應，而且她所在的區(包含嘉師)，也有許多單親家庭的姊妹、師母們，她們或因離婚，或因喪偶，但都因著單純仰望倚靠主，不但獨立帶大孩子們，而且甜美、喜樂、歡暢，沒有苦味，成了她的激勵和榜樣。

　　有時候，她也會問主，為甚麼讓她三十二歲就沒了丈夫？為甚麼她弟兄纔三十二歲，就被主接去了？留下她和稚子怎麼辦？沒想到主那麼愛她，竟告訴她說：「仲光弟兄是我的，不是妳的。基督纔是妳的真丈夫。」如今她娘家未信主的父母還不能接受這事實，雖然在追思聚會中感受到仲光弟兄為主殉道很榮耀，但仍不敢讓親友知道，為此，我們的姊妹所能得到的安慰，就只有神家裏的親人和主自己了。

　　今年台南也有一個家報名海外開展，審核通過時，全召會都很興奮，原來他們都將這個家的報名視作全召會的大事，因此這個家在弟兄先前往俄國的半年中，召會也為他的妻小有妥善的安排，不論是住處、傢俱，要預備的東西和屬靈的情形，弟兄姊妹們都一起張羅、關心。這半年，寶輝姊妹即將與這個開展的家眷同住，彼此有個照應。這樣甜美的安排，不僅讓先行的弟兄無後顧之憂，滿得召會扶持與供應的姊妹，心裏也更妥貼、踏實。因為前往俄國開展，不是他們的家務事，乃是全召會的事，是主的事。

　　海外開展的負擔，在大專服事上也可見一斑。成大入住弟兄姊妹之家的學生有五、六十人，他們都覺得身受高等教育，受完善的成全和栽培，是世界不配得的，所以他們個個都有海外開展的雄心大志，畢業後要參加全時間訓練，也是為了這一個目標。莫怪乎有一個服事學生區的在職夫婦，兩人都在大專任教（姊妹在崑山，弟兄在大葉），也被這個負擔和異象抓住了，正積極尋求主的帶領，想兩人一起辭職，連袂參加訓練，以共赴海外開展哪！尤其台南現在主體服事大專的全時間者，正是赴俄開展了八年的成大學長，在此異象與心志上的傳承，更見豪邁而馨香的家風，進而全召會對海外開展的眼界和心胸也被擴大。

　　已往，我對海外開展的行動，只覺得是自己「錯過」了時機。因為一九八六年的全時間呼召(在台北的FTTT)時，我剛大學畢業，所以生逢其時，恭逢盛會。呼召海外開展時，我在讀研究所，前些年認識的兄姊，都是在剛結婚或小孩還是baby的時候出去，幾年後，小孩到就學年齡了，就回台灣來。沒想到我的弟兄就在孩子要上小學的時候報名要出去。主的帶領，真難測度！

　　離開台南時，看著寶輝姊妹高佻的身影，和趴在她肩上睡著的幼子，我的眼眶一直是溼的，她所需的不是人的同情、憐憫，乃是我們在愛裏的代禱和那靈全備的供應。我告訴水圳，這一趟交通，我知道去海外開展要準備的東西了，若沒有預備去「死」的心，這一步還真跨不出去。

　　原本我看水圳不太老練，擔心他出去會不知如何開展，但在這些「先鋒」身上看到的特質，是「單純、絕對、不怕死」！而我，甚麼也沒有，沒錢、沒膽、沒本事，每一步都有猶疑，每一步都有恐懼，只因弟兄覺得被呼召，我就需要否認己。在此，實在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和代禱呀！（五區　陳歐秀慧）
